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颛顼帝喾陵（外一首）

□朝 君

在大殿的柱础等你，等你

唐的富贵，宋的秀丽

就像板厚的元砖

金戈铁马般大气磅礴

从神话到刻碑

从传说到真实

图腾，拂过陵道旗幡

是谁把高阳山唤醒

历史从五千年深处

开启

姓氏之源

华夏之始

磬钟不息

黄河的脉搏，震颤着天宇

在你袒露着的黄沙胸怀

做一粒沙子

做一片摇曳的槐叶

小草一样，为你守候

三杨庄汉代遗址

两千多年的风

吹动着桑田的枝叶

三杨庄，与汉代结缘

泥土芬芳，指尖散开

田园刻篆在车辙

泥印树桩悬挂着鸟语

清音四散

捣臼声声

池塘荷影，婀娜着

五谷芳香

庭院悠悠

砖砌瓦砾

井台水声，刻印着青砖的绳痕

米酒溢香，碎裂的陶瓮

满载黄河泥沙

锈腐的铁犁铧

深耕历史

深耕着两千多年的农耕文明

在东方

从一个村落捡起

卜 骨（外一首）

□张梓炘

烈火烧透龟甲的硬壳

先民以刀为舌，向苍茫发问

风雨，丰歉，生死，四方吉凶

人间未解的惶惑

都压进骨质的纹路里

洹河漫过商代的台基

那些短画与折笔

不是夸耀的碑铭

一群直立行走的人

在火光里，把未答的问

一画，一画，刻进骨头

羑 里

孤墙圈起一方囚隅

七年幽居，不见山河辽阔

阶前蒿草，岁岁自生自落

人在笼中，静观昼夜消长

看阴晴在石阶上爬行

桎梏锁住腿脚

却松开捆在心上的绳

一卷易象，不授权谋

只教人何时该停，何时该等

风掠过残垣，草木垂首低吟

被困过的人

听得懂天地无声的应答

□王 罡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我又梦到了
父亲，梦到了父亲送给我的那支“英雄
100”金笔。

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作为一
名学生，我对笔最亲、最爱，做梦都想拥有
一支属于自己的钢笔，而我最中意的是上
海英雄金笔厂生产的“英雄100”金笔。可
我们家人口多、负担重，仅靠父母的工资
维持生计，定量供应的粮食常常吃不到
月底，买议价粮又是一笔不菲的开支，生
活的困难和不易可想而知。身为长子，
我实在没有勇气向父母张嘴要“高档”的

文具。
然而，这个梦想在一个“六一”国际

儿童节变为了现实。那天早上醒来，我
猛然看到枕边放着一支笔，笔杆是深红
色的，笔帽是银白色的。我拔下笔帽，
笔尖闪着金光。这时，父亲走了过来，
看着我爱不释手的样子，亲切地说：“这
支金笔送给你，是咱们国产的最好的钢
笔。”我高兴极了，眼里闪着泪光，把那
支金笔捧在了胸前。那支金笔的来历
父亲没有告诉我，还是母亲后来悄悄地
对我说，金笔是她让在铁路公寓食堂上
班的姥爷托人从上海买来的，是母亲送
给父亲的结婚纪念日礼物。那支金笔

无疑是父亲的珍爱之物。我把那支金
笔装在身上，同学和小伙伴们看到后，
眼里流露出了羡慕的目光。

一个冬天的夜晚，我和几个小伙伴在
一个叫陈三的大哥哥家里玩耍，夜深回家
时，一阵寒风袭来，不知谁喊了一句“快跑
啊”，大家便都撒腿跑了起来。等我跑到
家里，脱衣服睡觉时，一摸兜，坏了，金笔
不见了。我把浑身上下摸了个遍，还是没
有。我赶忙出门摸黑去找，抱着希望寻找
了一遍又一遍，第二天天一透亮又急忙起
床去寻找，可哪里有金笔的影子。金笔丢
了，是否挨吵挨骂已不记得了，但我曾一
次次用被子蒙住头，悄悄流下泪水，自责

与懊悔的心情难以言表。
参加工作后，我有了自己的收入，书

籍买了一本又一本，还撰写了大量的公文
和通讯报道，也创作了多种体裁的文学作
品。我对“英雄 100”金笔喜爱依旧，前
前后后买了很多支，每当把金笔握在手
里，小时候的那份激情就会在脑海里涌
动。

父亲走了已经29年了，时代在飞速发
展，科技日新月异，现在我已经很少用笔
写东西了，但我时常想起那支“英雄100”
金笔，想起父亲。虽然金笔让我不慎丢失
了，可父亲那满含期许的目光，我一直都
铭记在心。

□刘文杰

何谓身份？在当今社会，它是一
个人在社会与法律中的定位，更是人
们在生活中赖以立足的职业标识——
种地的是农民，戍边的是军人，教书
的是教师，每一种身份都是社会运转
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回望历史长河，

“身份”二字曾承载了千百年的等级
桎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才
让平等真正成为身份的核心内涵，而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更是将这份平等
镌刻进每个人的生活里。

人类步入奴隶社会，社会资源分
配不公，人们的身份有高低贵贱之
别。进入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并未消

亡，反而愈发严苛。
历史的阴霾，终被时代的曙光驱

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打破
了延续千年的等级枷锁，实现了身份
上的真正平等。无论身居高位还是
扎根基层，一声“同志”的称呼，拉近
了心与心的距离，凝聚起平等互助的
温暖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社会活
力充分迸发。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我国开始为公民颁发居民身份证，
这方寸卡片承载着划时代的意义，
它 不 分 行 业、不 分 出 身 ，统 一 的 样
式、相同的底色，让每一个人都能平
等享有国家赋予的权利。凭着这张

身份证，农民工可以安心外出务工，
创业者可以顺利办理手续，旅游爱好
者可以自由穿梭于山河之间。这张
小小的卡片，不仅方便了人们的生
活，更将“人人平等”的理念深深根植
于每个人心中，成为时代进步的生动
见证。

从千年等级森严的身份桎梏，到
如今人人平等的身份认同，我们走过
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身份证
带来的便捷服务，不仅是技术的进
步，更是社会文明的升华。

在这个人人平等、机会均等的时
代，愿我们坚守平等初心，在各自的
岗位上发光发热，共同书写新时代的
美好篇章。

□薛宏新

麦花这东西，平凡，也珍贵。
你蹲在田埂上，眯着眼看，麦花才

开。不是那种招摇的，也不是香得能勾
魂的，它开得像贼，偷偷摸摸，在夜里、在
风里，开了又谢了，快得很。你问老农：

“麦花啥时候开？”老农吧嗒一口旱烟，吐
个圈儿说：“开咧，刚开过。”你问：“咋没
看见？”老农笑了笑说：“你看见了，它就
不开咧。”

麦花是麦子的魂与命，可它偏不让你

看见。它藏在麦芒、麦穗、风和土里。麦
花一开，麦子就有了精气神和奔头；麦花
一谢，麦子就开始“低头弯腰”，往熟里
走。

我小时候常在麦田里跑，麦子还没抽
穗，绿油油的，风一吹哗啦啦响，像有人
在说话。我蹲下来，听见麦子说：“俺要
开花咧。”我说：“开呗，俺给你看着。”麦
子说：“你看不见。”我说：“俺能看见。”麦
子说：“你看见了，俺就不开咧。”

我那时不懂，现在懂了。麦花是开给
天地、风雨、日月看的，不开给人看。麦花

是干净、安静且孤独的。它开的时候，整
个麦田都是香的，可你闻不见。

老农说，麦花开的时候不能大声说
话、咳嗽或打喷嚏，一吵一吓，麦花就谢
了、落了。它开时，连风都不敢动，虫都不
敢叫，就像一场没人知道的爱情。

我见过麦花。十二岁那年，我等了一
下午加一晚上。月亮、星星都出来了，风
停虫睡，我眯着眼，看见麦穗尖上有一点
白，像雪、像霜、像泪，颤巍巍、晃悠悠。
麦花真的开了，但短短片刻，它就谢了、
落了。

老农去年死了，死时手里攥着一把没
灌浆的麦穗。我蹲在老农坟前，麦子还
是麦子，可懂它的人不在了。麦花开给
谁看？依旧只开给天地、风雨、日月。

我站起来拍拍土走了，走时听见麦子
说：“俺开花咧。”我说：“开呗，俺给你看
着。”麦子说：“你看不见。”我说：“俺能看
见。”麦子说：“你看见了，俺就不开咧。”

我笑了。我知道麦花真的开了，开在
我心里、梦里和看不见的地方。它开了
又谢，快得很。可它开过，真的开过。开
过，就够了。

□刘廷强

2025年 5月初的一天，乌云压城，
鸟儿低掠急鸣。支队长高铭望向窗外，
喃喃道：“这天气，说变就变。”

办公室小王匆匆送来上级交办函：
“高队长，内渊县一汽车轮毂制造企业
涉嫌商标侵权，举报人称企业可能在一
两日内销毁证据、转移资产。”

“小王，通知一大队十分钟后出
发。”

雨丝飘洒，微风吹来，让人感到丝
丝凉意。市市场监管支队的执法车辆
直奔内渊，小陈望向车窗外，轻声问道：

“今天是啥任务啊？不知道中午有没有
地方吃饭。”一旁的老赵板着脸：“不该
问的别问，饿不着你。”老赵是三十多年

的“老执法”，向来严肃。小陈吐了吐舌
头，不再作声。

抵达内渊，高铭带队直扑生产车
间，查验生产线、查阅进出货记录、现场
取证、制作笔录……一切井然有序。雨
越下越大，敲打着厂房铁皮屋顶，发出
噼啪声响。不时有凉风袭来，站在门口
拍照取证的女执法员小连把衣服裹了
又裹。午时，正在忙碌的小陈肚子不争
气地叫了起来，他心里嘀咕：“今天可能
要饿着肚子干活了。”

其实，高铭早已安排小王联系了当
地一家口碑不错的羊肉汤店。“大家暂
停一下，午饭来了。”老赵洪亮的声音响
起。老石端着一碗羊肉汤，用筷子搅动
着：“嘿，有羊血、羊肠、羊筋……真不
错。”小陈找了个角落站着喝汤，连吃了

好几个烧饼，称赞道：“内渊羊肉汤真是
绝了！”

说笑间，一碗羊肉汤驱散了雨天的
寒意和半天的疲惫。小陈摸了摸肚子，
工作劲头又上来了。

傍晚时分，雨停了，夕阳从云缝中
洒下缕缕金光。涉嫌侵权的产品全部
封存，关键证据固定完毕。初步统计，
涉案金额达百万元。

返程时，天色已暗，大家讨论着案
情，交流着经验。高铭望着窗外掠过
的灯火，轻声说：“咱们执法就像熬制
羊 肉 汤 ，要 真 材 实 料 ，还 要 火 候 到
位。今天辛苦大家了，回去好好休
息。”车内响起掌声。小陈心里暖暖
的，不仅因为羊肉汤，更因身为执法
人员的自豪。

新农村
□冯湘平

广阔天地作为大，万千乡村美如画。

热热闹闹看故土，红红火火是老家。

各自都把特色亮，因地制宜潜力挖。

大田粮棉稳高产，耕种收获机械化。

无人机在天上飞，信息农活一把抓。

大棚科技巧种植，一年四季产蔬瓜。

猪鸡牛羊梅花鹿，鸭鹅鱼虾大王八。

村里忙完艺术节，小院书屋把卡刷。

挂上锄头拿画笔，放下碗筷弹吉他。

棋逢对手瞧老翁，广场起舞看大妈。

姑娘小伙玩电商，今日下单明日达。

文艺赋美新农村，游人高兴把钱花。

万民歌颂新时代，都把全面振兴夸。

浅夏访花（外二首）

□彭学锋

晴光万缕碧风长，浅夏洹南情未央。

芍药蔷薇红月季，徐徐赠我一襟香。

一树榴花
一树榴花一树红，柔枝碧叶小清风。

流光漫洒镜头上，几许闲情寄远空。

小园闲趣
城南十里碧山冈，杏子枝头半染黄。

翠鸟飞来又轻啄，闲云片片与风长。

□杨伏全

周末逛超市，货架上一瓶紫林老醋
忽然映入眼帘，我小心翼翼地拿起，细
细端详那一行行配料：生活用水、麸皮、
谷糠、高粱……我的目光缓缓下移，在
保质期一栏骤然停住，上面赫然写着：
长期。

一瞬间，我整个人怔住，心口猛地
一热。尘封五十多年的记忆如潮水般
汹涌而至，将我瞬间拉回那个清贫却温
暖的童年。儿时打醋的一幕幕清晰得
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帧帧在眼前缓缓
铺开。

那时候，我们一群不过六七岁的孩
子，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挎着磨
得光滑的竹篮，篮里装着大大小小、各
式各样的瓶瓶罐罐，一路上说说笑笑、
你追我赶，偶尔哼着不成调的乡间小
曲，脚步轻快得像要飞起来。我们从磊

口乡上庄村出发，徒步向三公里外的野
战部队兵营走去。

“杨家二斤，李家三斤，郭家一
斤……”我们一个个报得清清楚楚，声
音稚嫩却认真。一角钱一斤的老醋清
亮醇厚、酸香扑鼻，那是独属于岁月的
踏实又安心的味道。

去时满心欢喜，脚步轻快，归时却
步履缓慢，装满醋的篮子对我们小小的
身体而言，是沉甸甸的负担。三公里的
路，我们不知歇了多少次，也不知洒下
多少汗水与欢笑。

“走吧，快到饭点了，别耽误家里人
吃饭。”小伙伴的话音刚落，只听“砰”的
一声脆响，一个瓶子不慎摔到地上，瞬
间碎裂。醇香的醋汩汩流淌，渗进泥土
里，再也收不回来。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眼泪像断
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往下掉。小伙伴
们连忙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安慰，好半

天，我才抽抽搭搭止住眼泪，可心里的
委屈却怎么也散不去。

回到家已是正午，阳光暖融融地
洒在院子里。分醋时，我越想越难
过，越想越心疼那瓶洒掉的醋，忍不
住又放声大哭，哭得像个泪人。李家
婶子连忙走过来，轻轻拍着我的背，
温柔地哄着：“伏全，不哭，没事的。
明 天 再 去 ，咱 只 打 一 瓶 就 好 ，不 碍
事。”

那段打醋的经历，一晃已过去五十
多年，岁月匆匆，世事变迁，可它却始终
深深烙印在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从未
褪色，从未模糊。

那年月，日子虽清苦，可心里是甜
的；那段回忆虽遥远，却格外温暖明亮。

那时的醋，没有标注保质期，就像
我们纯真无忧的童年，就像乡亲们质朴
温暖的情谊，永远新鲜，永远醇香，永远
也不会过期。

童年
记忆

百姓
记事

本版组稿：杨凌高
投稿邮箱：ayrbyfgg@163.com

一支英雄牌金笔

岁月
如歌 打 醋

麦 花

一碗羊肉汤

身份证里的时代荣光

心灵
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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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太行 □杨明学 作


